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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
視
春
晚
是
年
度
王
牌
節
目
，
藝
人
能
上
春
晚
演

出
，
是
人
氣
和
地
位
的
象
徵
，
更
能
鞏
固
形
象
和
增
值

身
價
。

剛
過
去
的
春
晚
後
遺
症
，
卻
令
三
人
氣
男
成
為
大
輸

家
。

事
緣
魔
術
師
劉
謙
與
鋼
琴
王
子
李
雲
迪
合
作
演
出
變
魔
術

環
節
，
劉
謙
在
台
上
問
李
雲
迪
：
﹁
找
力
宏
。
﹂
贏
得
全
場

觀
眾
笑
聲
，
事
後
卻
被
斥
消
遣
王
力
宏
與
李
雲
迪
的
斷
背
緋

聞
來
搞
氣
氛
，
隨
即
網
上
瘋
傳
王
力
宏
在
後
台
衝
向
劉
謙
力

摑
他
一
巴
掌
，
未
幾
兩
人
卻
在
微
博
互
動
，
以
﹁
被
摑
至
失

憶
﹂，
用
開
玩
笑
手
法
澄
清
並
無
此
事
。

劉
謙
釐
清
責
任
，
稱
事
前
跟
李
雲
迪
、
王
力
宏
溝
通
過
，

並
得
兩
人
同
意
才
﹁
找
力
宏
﹂
；
央
視
則
覆
稱
是
劉
謙
現
場

發
揮
。

﹁
找
力
宏
﹂
在
網
上
引
起
軒
然
大
波
，
事
件
不
斷
被
發

酵
，
就
連
黃
奕
老
公
黃
毅
清
也
加
入
戰
團
，
力
指
是
李
雲
迪

放
料
，
自
導
自
演
，
卻
很
快
已
把
留
言
刪
除
。

當
外
界
以
為
﹁
找
力
宏
﹂
是
一
場
炒
作
鬧
劇
，
劉
謙
竟
透

過
經
理
人
何
晃
杰
在
微
博
上
發
聲
明
，
指
是
由
李
雲
迪
在
演

出
前
提
出
﹁
找
力
宏
﹂，
又
稱
遭
到
恐
嚇
，
又
似
有
弦
外
之
音

自
認
﹁
沒
有
任
何
背
景
﹂，
該
聲
明
為
事
件
抹
上
黑
霾
。

﹁
找
力
宏
﹂
猶
如
咒
語
，
由
輕
輕
鬆
鬆
的
調
笑
澄
清
，
擾

攘
兩
個
星
期
後
，
演
變
成
恐
嚇
事
件
；
一
個
娛
樂
大
眾
之
表

演
，
變
成
叫
大
家
不
安
。

更
弔
詭
是
﹁
找
力
宏
﹂
的
結
局
是
王
力
宏
在
微
博
取
消
關

注
李
雲
迪
，
李
雲
迪
還
以
顏
色
，
亦
取
消
關
注
王
力
宏
，
從

此
不
再
﹁
找
力
宏
﹂，
王
力
宏
則
繼
續
關
注
劉
謙
，
最
終
是
劉

謙
找
到
了
力
宏
。

王
力
宏
有
此
舉
動
，
是
否
意
味
他
已
知
道
事
件
的
真
相
，

透
過
取
消
關
注
宣
洩
不
滿
？
還
是
為
了
避
開
與
李
雲
迪
再
有
被
炒
作
的
機

會
，
免
無
端
惹
是
非
，
寧
願
私
下
溝
通
，
而
不
在
微
博
公
開
友
誼
，
又
究

竟
是
誰
恐
嚇
劉
謙
？
王
力
宏
、
李
雲
迪
、
劉
謙
三
男
，
還
是
不
是
好
朋

友
？如

三
人
不
出
聲
講
出
內
情
，
﹁
找
力
宏
﹂
勢
將
成
二
○
一
三
娛
樂
圈
懸

案
。

百
家
廊

李
小
嬋

「找力宏」成2013懸案
查小欣

娛視
觀

一
九
八
三
年
秋
，
我
參
加
愛
荷
華
﹁
國
際
寫
作
計

劃
﹂
後
，
逗
留
一
年
進
修
英
語
，
聶
華
苓
曾
施
以
援

手
，
給
我
掛
一
個
﹁
國
際
寫
作
計
劃
﹂
助
理
研
究
員

名
銜
，
為
她
整
理
資
料
，
每
月
有
點
外
快
，
其
實
是

幫
助
我
完
成
這
一
年
的
學
校
生
活
。

在
愛
大
這
一
年
，
聶
華
苓
大
小
活
動
特
別
是
宴
客
和
文

化
活
動
，
都
會
親
自
打
電
話
讓
我
參
加
，
使
我
排
遣
不
少

學
子
兼
遊
子
的
鄉
愁
和
寂
寞
的
心
境
。

返
港
後
，
我
把
兩
個
女
兒
送
到
愛
荷
華
大
學
唸
書
。
我

的
兩
個
女
兒
在
愛
荷
華
求
學
期
間
，
也
受
到
她
多
方
的
照

拂
；
幼
女
曾
因
感
情
問
題
受
到
欺
負
，
在
我
的
請
求
下
，

聶
華
苓
挺
身
而
出
，
甚
至
為
她
找
最
好
的
律
師
出
面
，
使

她
安
然
渡
過
大
難
關
。

在
愛
荷
華
大
學
的
聶
華
苓
頒
授
榮
譽
儀
式
上
，
我
說
，

聶
華
苓
是
我
的
親
人
，
是
我
的
母
親
。

我
此
次
赴
愛
荷
華
就
是
抱
㠥
探
親
的
心
態
。
我
不
知
道

如
何
表
達
對
這
位
親
人
、
母
親
的
無
限
敬
意
和
感
激
之

情
。
我
用
了
一
種
最
簡
單
、
最
直
截
的
表
達
方
式
：
家
庭

式
聚
會
。

我
老
遠
從
香
港
捎
去
鮑
魚
罐
頭
、
香
菇
及
威
士
忌
，
像

過
去
我
和
許
多
中
國
作
家
在
安
寓
下
廚
一
樣
，
三
十
年
後
的
我
，
在

臨
離
開
愛
荷
華
前
夕
，
下
決
心
親
自
做
一
頓
飯
，
款
待
聶
華
苓
一

家
。那

一
天
，
起
個
大
清
早
，
徒
步
跑
到
愛
荷
華
一
家
由
韓
國
人
開

的
、
賣
東
方
食
品
的
東
西
店
，
買
菜
、
肉
類
。
這
家
過
去
唯
一
賣
東

方
食
品
的
店
舖
，
是
一
家
原
只
佔
一
個
舖
位
的
小
店
，
現
在
已
有
三

個
舖
面
，
聽
說
這
幾
年
還
有
一
家
更
大
的
中
國
超
市
落
成
，
這
也
說

明
到
愛
大
求
學
的
東
方
人
顯
著
增
多
了
。

與
三
十
年
前
情
景
一
樣
，
我
一
邊
做
菜
，
聶
華
苓
遞
給
我
一
杯
干

邑
，
她
則
一
邊
喝
酒
、
一
邊
興
致
勃
勃
地
看
我
做
菜
。
她
說
，
她
要

學
我
的
烹
飪
。

過
去
在
愛
荷
華
寫
作
計
劃
活
動
期
間
，
經
常
舉
行
會
餐
。
我
大
都

是
做
豉
油
雞
、
油
爆
蝦
和
福
建
炒
米
粉
；
陳
映
真
則
是
做
台
式
酒
雞

和
元
蹄
；
王
安
憶
是
肉
末
雪
裡
紅
。

這
一
次
，
我
做
了
三
菜
一
湯
，
計
有
鮑
魚
蠔
油
生
菜
、
香
菇
炆
排

骨
、
大
白
菜
炒
韓
國
粉
絲
和
韓
國
速
凍
金
針
菜
雞
湯
。

雖
然
菜
式
再
簡
單
不
過
，
但
在
偏
遠
的
美
國
中
西
部
的
愛
荷
華

城
，
已
是
一
頓
頗
豐
盛
的
晚
餐
。
聶
華
苓
試
菜
後
，
頻
說
：
﹁
好
！

好
！
﹂
樂
得
呱
呱
大
叫
。

恰
逢
聶
華
苓
最
疼
愛
的
孫
女
、
次
女
兒
藍
藍
的
女
兒
安
霞
，
及
安

霞
剛
誕
下
不
久
的
女
嬰
；
大
女
兒
薇
薇
的
丈
夫K

la
u
s

及
孫
子

C
hristoph

都
跑
來
愛
城
向
聶
華
苓
道
賀
。
此
外
，
還
有
安
霞
同
父
異
母

的
哥
哥PaulK

ing

也
來
了
。

除
了
大
女
兒
薇
薇
因
在
多
倫
多
大
學
執
教
鞭
難
以
抽
暇
前
來
，
聶

家
大
小
濟
濟
一
堂
，
熱
鬧
得
很
，
也
吃
得
很
香
！

那
一
頓
飯
也
是
告
別
宴
，
翌
日
大
清
早
我
趕
返
繁
囂
的
香
港
。
聶

華
苓
堅
持
要
送
別
。
大
清
早
自
己
開
車
，
冒
㠥
豆
大
的
雨
，
來
酒
店

與
我
吃
早
餐
。
︵
其
實
她
並
沒
有
吃
東
西
，
她
說
早
上
不
大
吃
東

西
，
只
是
陪
我
吃
早
餐
而
已
。
︶
吃
完
早
餐
，
她
目
睹
我
上
了
酒
店

到
機
場
的
專
車
︵
她
事
先
已
幫
我
付
了
車
資
及
酒
店
住
宿
、
膳
食

費
︶，
我
目
送
她
孤
身
沐
在
冷
雨
中
去
取
車
瑟
縮
的
背
影
，
我
的
眼
睛

濕
潤
了
！

三
十
年
前
，
我
從
一
個
毛
頭
小
子
，
變
成
了
今
天
已
年
逾
花
甲
的

人
；
聶
華
苓
已
從
過
去
儀
態
萬
千
的
女
子
，
變
成
一
位
和
靄
可
親
不

失
伶
俐
的
長
者
。
歲
月
流
走
的
痕
跡
也
許
只
是
臉
上
的
風
霜
，
磨
不

掉
的
是
她
那
一
朵
澄
澈
的
笑
靨
和
響
亮
的
笑
聲
，
磨
不
掉
的
是
她
的

赤
子
之
心
和
仁
者
的
風
範
，
磨
不
掉
的
是
她
與
文
化
人
親
逾
骨
肉
的

情
誼⋯

⋯

。

我
不
禁
要
親
暱
地
喊
一
句
：
我
的
親
人
，
我
的
母
親
！

︵︽
花
果
滿
樹
的
聶
華
苓
︾
之
五
，
完
︶

遙遠的親人！
彥　火

琴台
客聚

香
港
影
視
演
藝
界
有
兩
支
﹁
人

脈
﹂
有
久
遠
淵
源
，
發
明
龍
虎
鳳

五
蛇
羹
﹁
太
史
蛇
羹
﹂
的
江
孔
殷

江
家
一
脈
，
至
粵
劇
編
劇
天
才
南

海
十
三
郎
為
終
結
是
一
脈
，
另
有

一
脈
就
是
﹁
電
影
之
父
﹂
黎
民
偉
繁
衍

後
代
之
黎
家
一
脈
，
影
業
前
輩
女
星
黎

雯
便
是
黎
家
孫
女
，
黎
雯
的
兒
子
劉
永

︵
和
李
小
龍
主
演
︽
唐
山
大
兄
︾、
︽
猛

龍
過
江
︾
等
片
︶，
還
有
劉
永
之
前
妻

﹁
亞
視
﹂
藝
員
黎
燕
珊
仍
然
活
躍
，
侄

女
黎
姿
嫁
給
馬
家
，
不
做
影
視
業
改
為

嘆
世
界
了
，
黎
氏
一
脈
比
較
人
丁
單

薄
，
不
過
到
底
是
﹁
電
影
之
父
﹂
世
家

所
傳
，
具
有
歷
史
性
的
地
位
。

除
此
﹁
名
家
﹂
之
外
，
近
年
成
龍
有

子
房
祖
名
、
林
子
祥
有
子
林
德
信
、
鄭
少
秋
有
女

鄭
欣
宜
、
黃
日
華
有
女
等
第
二
代
都
長
大
成
人
各

有
所
成
。
反
而
最
有
傳
承
力
、
傳
統
味
的
粵
劇
名

角
後
人
不
多
，
馬
師
曾
兒
子
馬
鼎
盛
做
了
軍
事
學

者
，
新
馬
仔
兒
子
鄧
兆
尊
等
從
商
去
了
，
白
玉
堂

女
兒
尤
敏
紅
極
一
時
，
做
過
多
屆
影
后
亦
收
山
多

時
，
昔
日
﹁
七
小
福
﹂
元
彪
、
元
華
、
元
俊
等
的

第
二
代
皆
轉
投
別
業
，
反
而
﹁
女
七
小
福
﹂
元
秋

之
妹
文
雪
兒
活
躍
過
多
年
，
但
今
已
銷
聲
匿
跡

了
。
演
劇
界
傳
統
一
脈
相
傳
之
風
到
這
一
代
已
告

一
段
落
了
。

最
可
惜
是
武
學
大
師
李
小
龍
一
脈
斷
了
線
，
李

小
龍
兒
子
李
國
豪
同
樣
卅
歲
死
於
非
命
，
女
兒
李

香
凝
只
回
港
拍
過
一
部
︽
渾
身
是
膽
︾
跑
回
美
國

做
電
視
主
持
去
，
畢
竟
﹁
打
﹂
是
太
辛
苦
了
。
曾

在
武
打
出
名
的
女
星
楊
紫
瓊
、
胡
慧
中
、
楊
麗

菁
、
梁
琤
、
楊
盼
盼
等
沒
有
一
個
之
子
女
是
繼
承

衣
缽
的
。
如
今
電
影
又
轉
向
三
D
特
技
年
代
，
香

港
電
影
揚
名
世
界
的
動
作
派
至
今
代
也
完
成
歷
史

使
命
了
。

完成使命
阿　杜

杜亦
有道

新
年
期
間
欣
賞
了
電
影
︽
虎
膽
龍
威
：
擇
日

開
戰
︾，
片
中
那
位
無
視
任
何
法
規
的
﹁
爛
佬
﹂

幹
探
終
於
由
獨
闖
龍
潭
的
模
式
，
改
為
以
父
子

兵
的
陣
式
搗
破
能
調
動
裝
甲
車
、
甚
至
飛
機
大

炮
等
厲
害
武
器
的
恐
怖
壞
人
巢
穴
。

雖
然
這
系
列
的
電
影
向
來
以
動
作
掛
帥
，
但
天
命

卻
對
這
集
的
期
望
特
高
，
皆
因
我
認
為
父
子
合
作
，

應
是
一
個
絕
對
可
以
在
純
官
能
的
刺
激
中
，
加
插
笑

料
及
感
人
場
面
的
大
好
素
材
，
只
可
惜
製
作
人
﹁
捉

到
鹿
﹂
卻
未
能
替
之
﹁
脫
角
﹂，
令
動
作
連
場
的
情
節

顯
得
空
洞
無
物
，
甚
至
掀
動
不
起
半
分
的
緊
張
。

可
能
由
於
天
命
自
己
也
是
兩
位
兒
子
的
父
親
吧
，

所
以
往
往
對
任
何
牽
涉
父
子
題
材
的
作
品
也
特
別
關

注
，
尤
其
這
部
電
影
最
初
講
述
幹
探
隻
身
前
往
莫
斯

科
，
欲
與
犯
下
死
罪
的
兒
子
見
面
︵
又
或
是
營
救
，

電
影
沒
交
待
清
楚
︶，
這
種
情
懷
更
令
身
為
人
父
的
我

感
覺
特
別
唏
噓
，
天
下
間
哪
有
不
牽
掛
、
不
原
諒
兒
子
的
父

親
？其

實
從
八
字
而
論
，
子
女
乃
是
父
親
命
中
的
﹁
官
殺
星
﹂，
代

表
﹁
剋
我
﹂
之
物
，
顧
名
思
義
，
即
子
女
的
出
生
，
注
定
為
父

親
帶
來
壓
力
，
所
以
為
父
者
注
定
為
其
所
出
勞
心
勞
力
，
甚
至

像
︽
虎
膽
龍
威
︾
中
的
幹
探
替
其
抵
擋
劫
難
，
皆
因
﹁
官
殺
星
﹂

還
有
代
表
災
禍
及
官
非
等
等
的
特
性
。

從
子
女
的
角
度
而
論
，
為
父
者
則
為
﹁
偏
財
星
﹂，
即
父
親
注

定
要
肩
負
起
以
金
錢
養
育
子
女
的
責
任
也
，
皆
因
財
乃
養
命
之

源
，
所
以
若
命
中
無
﹁
財
星
﹂，
命
格
始
終
欠
了
些
父
愛
及
福

氣
，
難
望
如
︽
虎
膽
龍
威
︾
內
的
子
女
般
，
有
一
位
願
為
自
己

犧
牲
一
切
的
拚
命
父
親
。

有
朋
友
可
能
會
問
，
若
命
局
中
無
﹁
偏
財
星
﹂，
就
代
表
沒
有

父
親
嗎
？
這
顯
然
是
不
可
能
的
︵
總
不
可
能
由
石
頭
爆
出
來

吧
︶，
這
只
代
表
與
父
親
的
關
係
較
疏
離
，
甚
至
有
父
如
同
無
父

也—
—

天
命
便
曾
見
過
一
個
如
此
的
個
案
，
其
父
母
早
在
他
三
歲

時
就
離
婚
，
後
來
母
親
雖
然
改
嫁
，
但
他
與
繼
父
關
係
始
終
也

因
性
格
不
合
而
老
是
話
不
投
機
，
可
謂
一
生
也
未
曾
嘗
過
父
愛

的
滋
味
。

父子情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廣
東
話
有
句
俗
語
，
叫

做
蛇
都
死
。
比
如
說
別
人

做
事
太
慢
，
真
是
蛇
都
死

了
。
因
為
蛇
那
麼
能
忍
飢

耐
渴
，
都
熬
不
住
要
死

了
，
可
見
其
慢
吞
吞
的
功
夫
多

麼
讓
人
受
不
了
。

宋
代
的
陳
元
靚
著
有
︽
事
林

廣
記
辛
集
︾，
裡
面
的
﹁
風
月
笑

林
．
滑
稽
笑
談
﹂
中
有
個
故

事
，
說
秦
朝
時
有
兩
兄
弟
，
都

喜
歡
吹
牛
說
大
話
。
有
一
天
哥

哥
心
中
突
發
奇
想
，
說
咱
們
兩

兄
弟
說
話
常
常
無
中
生
有
，
不

如
到
溪
邊
洗
個
澡
，
把
妄
語
都

沖
洗
而
去
。
弟
弟
應
聲
說
好
。

便
脫
衣
連
頭
潛
到
水
中
，
但
做

兄
長
的
卻
事
先
拿
了
一
塊
肉
脯
在
手
上
，
脫

衣
後
浸
到
水
中
，
然
後
步
出
溪
水
，
搖
頭
擺

腦
的
咬
㠥
手
中
的
肉
脯
。
弟
弟
伸
出
頭
後
，

便
問
他
為
何
有
肉
脯
，
哥
哥
便
說
，
他
入
到

水
中
，
發
覺
龍
王
正
在
設
宴
，
便
給
他
一
片

肉
脯
，
滋
味
好
得
好
，
可
能
是
龍
珍
鳳
肝
來

的
。
弟
弟
於
是
再
潛
入
水
中
，
但
卻
入
水
過

猛
，
一
頭
撞
中
了
石
塊
，
連
忙
出
來
，
摸
㠥

在
流
血
的
頭
對
兄
長
說
，
龍
王
嫌
他
去
得

遲
，
用
鼓
槌
向
他
的
頭
打
了
幾
下
，
痛
得
很

哩
。
書
裡
最
後
說
：
﹁
諺
云
：
﹃
蛇
入
竹

筒
，
曲
性
猶
在
﹄，
其
此
之
謂
歟
！
﹂

所
謂
做
慣
乞
兒
難
做
官
，
常
說
大
話
人
要

想
改
正
過
來
，
就
像
蛇
進
入
竹
筒
之
內
，
本

性
還
在
，
改
不
過
來
。
所
以
有
人
形
容
，
香

港
有
些
真
相
就
算
面
對
測
謊
機
時
，
卻
要
說

真
話
機
器
才
會
異
常
地
響
㠥
。

最
近
，
林
悅
恆
在
中
央
圖
書
館
展
覽
館
開

了
個
﹁
書
法
暨
好
友
藝
術
展
﹂，
稱
為
﹁
茅

龍
妙
動
﹂
，
那
些
書
法
，
草
書
都
筆
走
龍

蛇
，
充
滿
妙
韻
。
又
有
書
法
家
王
冬
齡
在
香

港
藝
術
館
巨
幅
書
寫
﹁
春
江
花
月
夜
﹂，
都

讓
我
想
起
古
人
談
文
字
時
，
說
過
的
書
法
有

五
十
二
種
：
鵠
頭
、
蚊
腳
、
懸
針
、
垂
露
、

龍
爪
、
仙
人
、
芝
英
、
倒
薤
、
偃
波
、
飛

白
、
蟲
書
等
等
，
還
有
蛇
書
。
除
了
這
蛇
書

和
龍
爪
可
以
想
出
樣
子
之
外
，
其
他
的
書

法
，
對
不
懂
書
法
如
我
者
，
真
的
是
完
全

﹁
烏
蛇
蛇
﹂
不
知
為
何
形
狀
了
。

蛇 話
興　國

隨想
國

在
紅
極
一
時
的
日
劇︽
家
政
婦
三
田
︾

中
，
松
山島
菜
菜
子
飾
演
的
傭
人
三
田
，

其
中
一
項
必
殺
技
是
隨
時
可
以
滾
瓜
爛

熟
般
，
把A

K
B

成
員
的
名
字
背
誦
如

流
。
我
時
常
覺
得A

K
B

的
造
星
計
劃
，

標
誌
㠥
日
本
流
行
文
化
﹁
宅
化
﹂
的
新
階
段

—
—

所
指
的
不
是A

K
B

成
員
按
宅
男
心
儀
的

各
種
宅
化
條
件
︵
長
腿
、
眼
鏡
又
或
是
貓
耳

之
類
︶
去
選
角
營
構
團
隊
，
而
是
把
日
本
流

行
文
化
過
去
主
導
東
亞
的
營
銷
及
輸
出
策

略
，
回
頭
變
成
一
種
自
我
封
閉
的
循
環
消
費

模
式
，
時
代
意
義
極
為
巨
大
。

我
當
然
絲
毫
沒
有
看
輕A

K
B

的
吸
金
力
，

二
零
一
一
年
六
月
的A

K
B
48

決
選
，
仍
然
可

以
輕
易
於
傳
媒
把
核
電
陰
霾
掃
走
，
除
了
歌

迷
會
的
成
員
以
外
，
大
家
還
可
以
憑
購
買
第

廿
一
張
細
碟
︽E

veryday

、
髮
箍
︾
去
參
與

投
票
，
結
果
一
周
之
內
售
出
了
一
百
三
十
多

萬
枚
。
選
舉
儀
式
在
武
道
館
舉
行
，
並
由
北

海
道
至
沖
繩
均
有
戲
院
銀
幕
作
現
場
直
播
，

甚
至
海
外
如
台
灣
及
韓
國
等
也
同
步
放
送
。

在
經
濟
仍
處
於
低
迷
階
段
的
日
本
社
會
而

言
，A

K
B

的
而
且
確
在
娛
樂
事
業
的
發
展

上
，
處
於
奔
馳
馬
車
的
位
置
，
好
讓
他
者
有

參
考
模
式
依
循
。

關
於A

K
B

的
組
成
及
經
營
模
式
，
不
少
人
早
已
加
以

說
明
報
道
，
在
此
我
也
不
欲
浪
費
篇
幅
。
然
而
有
趣
的

是
，A

K
B

模
式
一
直
在
海
外
行
不
通
，
甚
至
由
衷
而
言

連A
K
B

自
身
在
海
外
的
吸
引
叫
座
力
，
與
日
本
國
內
可

謂
天
壤
之
別
。
海
外
傳
媒
或
許
也
會
湊
興
吵
嚷
一
下
，

但
一
旦
看
到
實
際
上
的
經
濟
效
益
，
就
可
以
知
道A

K
B

的
海
外
影
響
力
不
甚
了
了
。
更
為
甚
者
，
相
信
在
海
外

熱
捧A

K
B

，
也
不
難
被
人
對
號
入
座
套
上
宅
男
帽
子
，

因
而
令
人
望
而
卻
步
。
我
想
指
出
的
是
這
固
然
與
日
本

的
社
會
氣
氛
有
密
切
關
係
，
但
更
重
要
的
是
背
後
的
經

理
人
制
度
，
某
程
度
已
經
去
到
隻
手
遮
天
的
地
步
。
此

所
以
日
本
狂
迷
或
許
可
以
認
為
海
外
觀
眾
無
力
乃
至
無

心
細
察
欣
賞A

K
B

背
後
的
構
成
意
念
及
血
汗
，
但
其
實

易
地
而
處
後
者
也
大
可
理
直
氣
壯
暢
言
作
為
消
費
者
，

為
何
要
勞
心
勞
力
浪
費
時
間
及
精
力
在
不
對
勁
的
工
場

偶
像
上
。

這
一
點
與
日
本
經
理
人
公
司
︵
事
務
所
︶
把
形
象
大

於
才
藝
作
為
零
零
年
代
的
育
成
偶
像
首
要
法
則
有
莫
大

關
連—

—

簡
言
之
，
今
天
的
偶
像
不
僅
用
來
推
廣
產
品

及
服
務
，
更
真
實
的
一
面
是
她
們
壓
根
兒
就
是
由
所
推

廣
的
產
品
及
服
務
﹁
生
產
﹂
出
來
。

ＡＫＢ的大茶飯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小時候，我們家住在鼓浪嶼原日本領事館的大
院子裡，這個大院子由三座樓房組成，一座是原
辦公樓，一座是兼有地下牢房的原外務樓，我們
家就住在這個公寓樓裡的一個獨立單元，用現在
的語言叫做二房一廳，一廚，一衛，一浴，外加
兩個走廊，又有一個門廳，這個門廳分為內外兩
個部分，日式房子稱為內玄關和外玄關。
玄關是日本建築的一大特點，日本的玄關有兩

個意義，一個是迎接一家的家長，他們稱主人，
進出的場所，也就是一家的家長每天上班、下
班，太太都會到玄關送迎。玄關的另一個意義是
擺設陳設台，台上擺設插花或盆栽，及一些吉祥
物，例如龍年就擺一隻銅鑄的龍，蛇年就擺一隻
陶瓷的蛇。到了兔年就換成一隻毛絨絨的布藝兔
等等。
我們在鼓浪嶼原日本領事館公寓樓的家，外玄

關和內玄關沒有日本式的擺設台，取代的是內玄
關的地上直接擺㠥二十盆萬年青，分成兩排。每
盆裡有五、六株萬年青，那是父親從一盆萬年青
開始，一點一點慢慢擴大種植出來的。
當時我們家沒有什麼擺設品，甚至連別人家客

廳幾乎都擺㠥的收音機也沒有，因為父親是1950
年代初從日本回國的海歸，海歸時把母親從日本
帶回來，所以他們怕被懷疑竊聽敵台，一直到文
革結束，都不敢買收音機。那時候，小孩子們一
起玩，經常會互相問：「你們家有什麼？」別的
孩子都會報一個他們家比較奢侈的東西，比如
「五屜櫥」，「收音機」，「梳妝台」，偶爾也有沙
發，畢竟鼓浪嶼是華僑之鄉，解放前留下的豪宅
還保留㠥。我呢，總是很驕傲地回答：「我們家
有萬年青」。萬年青成了我們家的象徵。
父親喜愛萬年青在左鄰右舍是有名的。因為那

些萬年青是放在玄關，所以到我們家的客人，總
是先在玄關觀看那兩排萬年青，再誇上幾句，類
似「真好看」啦，「總是那麼綠」啦，有些人還
問一些澆水的情況啦，有沒有施肥啦等等。父親
總是面露喜色，不厭其煩地向客人介紹這些萬年
青，諸如我們並沒有施肥，應該怎麼澆水，怎麼
定期鬆土，父親還有一個自己的理論，說：「植
物和人一樣，不僅有生命，也有感覺，只要我們
每天關注它，它就會很精神，很養眼。」
父親的工作是在廈門大學教數學，在家時大概

就是備課和寫論文、看書。另外父親還有一個很
投入的興趣，就是下圍棋。
一般下圍棋總是兩個人對弈，可是小時候經常

看見父親一個人，自己跟自己下圍棋，老是自己
執黑先行，然後再下白子，一來一去，不亦樂
乎。可是下完圍棋，好像有什麼規定似的，一定
會到玄關，對㠥那兩排萬年青，左看右看，好像
永遠看不夠。後來才知道，父親下了幾個鐘頭的
圍棋以後，眼睛老是印㠥滿滿的白點點和黑點
點，所以，父親下完圍棋也一定要到那些萬年青
前面，好好地養眼睛。
母親見萬年青對父親的眼睛有好處，就倍加關

照這些萬年青。母親是專職主婦，每天按時給萬
年青澆水外，還每隔一天，用濕毛巾一葉一葉地
擦這些萬年青的葉子，使得那兩排萬年青越發翠
綠欲滴，四季常青，人見人愛。
也有不少客人開口要父親的萬年青，父親總是

有求必應，把花盆裡的萬年青割下一株，用濕布
裹㠥萬年青的根部，讓客人帶回家。
在父母的呵護下，我們家萬年青不斷繁殖，愈

來愈茂盛。
可是有一年冬天，最靠玄關門的三盆萬年青，

突然有了異變，應該自根狀莖頂部叢生出的新葉
好久沒有冒出來，而且最底下短粗的根狀莖呈黃
色。父親非常㠥急。
有一天，父親休息時間照例來到玄關，蹲在那

三盆萬年青前面，琢磨萬年青為什麼發黃，三歲
的妹妹也頓㠥小方步來到玄關，走到父親身邊，
父親蹲㠥，妹妹站㠥，兩個人都一樣的對㠥那三
盆萬年青看，說來奇怪，一老一小，神情卻是一
樣，都擔憂那三盆萬年青。
父親像是對㠥妹妹說，又像是自言自語地說：

「奇怪，這三盆萬年青怎麼回事呢，是天冷凍壞
了？」其實鼓浪嶼的天氣，最冷屋內也有十三度
左右，不至於把萬年青凍壞，所以，父親很納
悶。
妹妹好像要加入父親的質疑行列，一邊學㠥父

親蹲下來，一邊一本正經地對父親說：「爸爸，
是啊，我就是怕它們感冒，一直給它們澆熱水，
可是它們還是感冒了。真奇怪吶。」
父親聽了馬上站起來，先是一愣，然後馬上反

應過來，昂頭哈哈大笑，把蹲在萬年青旁邊的妹
妹扶起來，摸㠥妹妹的頭，向我們表揚妹妹說：
「哦，妹妹真聰明啊，知道天
冷了該喝熱水，怕萬年青感
冒，給它們喝開水，是嗎！這
很好很好啊。」
妹妹當然以為自己做了好

事，高興地說：「嗯，我再澆
熱水⋯⋯」媽媽笑㠥把妹妹抱
起來，一邊向妹妹解說熱水是
怎麼回事。這是我最年幼時的
一個清晰的記憶。我還記得，
妹妹那時候的神情，真是可
愛。
記得那一天，父親不僅沒有

生氣，還很高興，在吃晚飯的
時候，特地把這件事情拿到飯
桌上，對我們幾個兄弟姐妹說
了一通。

父親說：「從『做事』的角度來看，妹妹用熱
水澆萬年青是『錯的』；可是從『做人』的角度
來看，妹妹的愛心又是對的，而且妹妹還小，才
三歲，不知道萬年青和人不一樣，這次通過學
習，就知道了。你們在學會做事之前，首先要學
會做人。這是最重要的。」
話說1996年，因為政府把鼓浪嶼原日本領事館

建築物列為國家重點保存建築物之一，我們搬出
了原日本領事館，住進商品房。中國的商品房當
然沒有玄關，一進去就是客廳和飯廳，父親的那
些萬年青換了好幾次地方，先是朝南的陽台，但
是，南國的太陽太妖艷，萬年青好像不喜歡，經
常垂頭喪氣，就換進陽台的裡側，可是，陽台的
裡側是父母親的臥室，澆水、清洗不方便，再後
來搬到了父親的書房兼客廳，父親依然是很喜歡
萬年青，因為是在書桌旁，每天就與萬年青在一
起了。母親依然隔天給萬年青洗擦葉子。
說來奇怪，已經90多歲的父親，現在耳朵幾乎

全聽不見了，但是，眼睛還非常好，查看字典，
只要摘下近視眼鏡，不用放大鏡居然還能夠清楚
地閱讀，我想這應該歸功於父親的萬年青了。

父親的萬年青

■萬年青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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